宋代賦稅

1、 官田

營田﹕每人一頃，每五十頃為一營。以廂軍、弓箭手、招民佃耕種屯田﹕於邊郡屯田，成為招人墾荒的性質官莊﹕每五頃為一莊，每縣約有十莊，由縣尉主管。耕民與政府是租佃關係職田﹕作為州縣長官的俸祿

定額制、收益制 法人性質的田產﹕學田、寺田
2、 民田賦稅

二稅(正稅)﹕以土地為主。夏稅-6~8月 秋稅-10~12月 形勢戶：充州縣及按察司吏人、書手、保正、耆、戶長，親自交納。 戶鈔  畸零稅絹  貫、石、匹、兩   省斛(文思院造)    投印、過割  推排物力  

    丈量土地：仁宗：郭諮、孫琳推行千步方田法《資治通鑑長編》190/4590：自郭諮均稅之法罷，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，而失經遠之慮。至皇祐中，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，而歲入九穀，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，蓋賦不均，故其弊如此。

        王安石方田均稅   李椿年經界 坫基簿，下戶要求恢復
    折變、支移：大行於仁宗朝。王安石：「又憂年計之不足，則多爲支移、折變以取之，民納租稅數，至或倍其本數。而朝廷所用之物，多求於不産，責於非時，富商大賈因時，乗公私之急，以擅輕重歛散之權。」

    鼠雀耗、斗面加耗

附加稅(科敷、均敷﹕臨時稅，通常是向中上等戶徵調)

     義倉稅﹕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》15/義倉﹕義倉創始於慶歷元年，其法﹕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二斗，輸一升以備水旱。後亦廢。熙寧初神宗嘗欲復之。會王介甫主青苗因為上言﹕「人有餘粟藏之於家何害，而顧乃使之輸官非良法也。」乃止。(二年七月)熙寧末王尚書古為司農簿，奏復行之仍令就縣倉輸，自是義倉入縣倉矣。(十年九月)元豐八年又罷之。紹聖初，復立。然議者謂義倉，當留諸鄉以備水旱可也，今併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。後又命上三等戶輸郡倉，轉充軍倉或資他用，故凶年無以救民之死，失古人立法之意矣。紹興末趙郡王令詪在戶部，言州縣義倉多陳腐請歲以三之一出陳易新﹔又請水旱傷災檢放不及七分即許振濟。沈守約丞相持不可。上獨許之(二十八年九月乙酉)明年浙西提舉呂廣問言﹕「諸道常平義倉名存實無，請遣使覈實除其虛數，禁其移用(二十九年六月壬寅)遂命司農寺丞韓元龍往浙西覈實得糴米錢六十餘萬緡，詔別行 收糴。…閩中魏元履，處士朱元晦先生，嘗置於里社，每歲以貸鄉民，至冬而取，有司不與焉，今若以義倉米置倉於鄉社，令鄉人之有行誼者掌 之，則合先生之遺意矣。
     和買﹕始於真宗 《長編》：「時青齊間絹直八百、綢六百，官給絹直一千、綢八百，民極以為便。」 後改給盬、錢

折帛錢：《雜記》14/東南折帛錢者，張本於建炎，而加重於紹興。祖宗時，民戶夏秋輸錢米而已，未以絹折也。咸平三年，度支計殿前諸軍及府界諸色人，春冬衣應用布帛數百萬，始令諸路漕司於管下出產物帛，諸州軍於夏秋稅錢物力科折，輦運上京。自此始以夏秋錢米科折綿絹，而於夏科輸之。聞諸父老川峽四路大抵以稅錢三百文科折絹料一匹，此咸平閒實直也。又有所謂和買絹者，大中祥符九年，內帑災發鏹下三司預市綢絹，是時青齊閒，絹直八百、綢六百，官給錢率增二百，民甚便之。自後稍行之四方。寶元後，西邊用兵，國用頗絀，於是改給鹽七分、錢三分。至崇寧三年，改鈔法則鹽不復支，而所謂三分本錢，州縣亦無從出矣。建炎三年苗、劉作亂，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：「本路上供和買綢絹，每歲為一百七十餘萬匹，乞令民戶每匹折 納錢二千。」朱藏一為相，許之。東南折帛錢，自此始。(三月壬辰)紹興二年，秦檜為相，呂元直督軍於外，戶部請諸路上供絲帛並半折錢，如兩浙例。又許之。

     布估錢：《雜記》〈西川布估錢〉：「西川布估錢者，始(仁宗)天聖中，薛田帥 蜀，…產麻六郡，歲市官布每匹給錢三百以起上供，及三路綱運。是時價值頗優，民樂與官為市。至熙寧閒，物已貴，於是每匹增價至四百，然始以等第配率。及軍興以來，遂改理估錢以贍大軍，每匹至為錢三千。…慶元初每匹猶理二千，或千七百。」
     牛革稅﹕

     頭子錢     

雜徵稅

經制錢﹕經制錢者，宣和末陳亨伯資政所創也。時方臘初平，用度百出，徽宗命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，亨伯乃創比較酒務及頭子錢。頭子錢者，唐德宗除陌錢之法也， 五代國初亦取之，以供州用，其數甚鮮。康定元年，始令具數申省，不得擅支。政和四年，又令給納，係省錢物，每貫收五文，及亨伯為經制，遂令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文，止供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。所謂經制錢者，其始行之東南，後又行之京東西河北，歲入錢數百萬緡。靖康初廢，建炎二年冬，上在維揚，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至行在，戶部尚書呂元直、翰林學士葉少蘊乃請復之。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，命提刑司掌之，仍禁不得擅用(十月壬戌)三年冬遂命東南八路提刑司收五色經制錢赴行在。一、榷茶酒錢，二、量添賣糟錢，三增添田宅牙稅錢，四、官員等請受頭子錢，五、樓店務添收，三、分房錢(十月戊戌)紹興十七年二月又增頭子錢十三文，充經制。迄今東南經制錢歲入凡六百六十餘萬緡，而四川不與焉。凡公家出納每千經、總二制共五十六錢，視宣和時過倍。

總制錢﹕總制錢者，紹興初，孟富文參政所創也。五年春，高宗在平江命富文提領措置財用，富文請以總制司為名，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遺欠。從之。(閏二月己丑)於是首增頭子錢為三十文(四月己未)其十五文，充經制窠名，七文充總制窠名，六文提、轉兩司二文，公使支用。既又請收耆、戶長庸錢、抵當四分息錢、轉運司移用錢、 勘合朱墨錢、常平司七分錢、(四月癸亥)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、免役一分寬賸錢、官戶不減半、民戶增三分役錢、(四月辛未)常平司五分頭子錢、(八月己酉)並令諸州通判 、諸路提刑催充總制。至十一年，浙東一路收總制錢一百八十九萬緡，諸路準此。 乾道元年十月，又增頭子錢每貫十三文，充總制。是時戶部歲入視其出，闕七百萬緡故有增頭子錢及官戶不減半役錢之令，蓋補經費也。虞并甫當國，有趙咨者獻言﹕「所 在吏祿皆除頭子錢，而在京百官獨否，除之歲可得七十萬。」并甫命都司計之僅二十四萬緡，以其不多而止，時六年四月也。至嘉泰初，除四川外，東南諸州額理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。

經總制錢額﹕經總制錢舊法守、貳通掌，而隸提刑司。…命知、通同掌，無歲不虧，於是議者乃復請委通判。…然今東南諸路，經總制錢歲收千四百四十餘萬緡，又多於朝正在戶部之額三百萬矣。乾道初，孝宗嘗諭洪景伯丞相曰﹕「祖宗時，財賦無經總制錢，朕他時用度有餘，即令民閒免輸納。」然其所入浩大，迄不能免也。田 契 錢﹕田契錢者，亦隸經總制司，舊民閒典買田宅則輸之為州用，嘉祐末，始定令每千輸四十錢(五年二月)宣和經制增為六十(四年六月)靖康初，罷。建炎三年， 復之。紹興總制遂增為百錢(五年四月)後以其三十五錢，為經制窠名，三十二錢半，為總制窠名，三十二錢半為州用。(十七年四月)乾道末，曾懷在戶部又奏取州用之半入 總制焉。(七年七月)先已詔牙稅外，每千收勘合錢十文，(紹興五年三月)後又增三文，並充總制窠名，(十七年四月)而牙稅勘合之外，每千又收五十六文分隸諸司，大率民閒 市田百千則輸於官者十千七百有奇，而請買契紙，賄賂胥吏之費不與。由是人多憚費， 隱不告官，謂之白契。

稱提錢﹕稱提錢者，鄭亨仲改四川宣撫副使之歲，(紹興十四年)始命益、梓、利 三路茶鹽酒課及租佃官田應輸錢引者，每千別輸三十錢為鑄本。於是三路每歲共 得錢四十三萬一千六百九十道二百九十一文，以其二十四萬七千緡，為鑄本，又 得其贏餘十八萬緡有奇，以助軍食之用。至今不減。

月樁錢﹕月樁錢者，自紹興二年冬，始是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，駐軍建康，宰相呂元直、朱藏一共議，令江東漕臣，月樁錢十萬緡，以酒稅、上供、經制等錢應副。其後江浙、湖南，皆有之。雖命以上供、經制、係省、封樁等錢，充其數，然所樁不能給十之一二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，如江南之科罰，湖南之麴引，在上者迄無以禁之，大為東南之患。……今東南月樁錢， 歲為緡錢猶三百九十餘萬。版帪錢﹕版帳錢者，軍興後，諸邑皆有之，而浙中為尤甚。紹熙元年夏，議者請 令監司、州郡寛屬縣無名之取，以紓民力。時朝請郎四明劉俁守岳陽，會四縣版 帳之額為二萬一千餘緡，而無窠名者，萬一千餘緡，乃與提刑丁端叔、漕判象先 議，取凡無名者，盡蠲之，舉一郡而言，則其餘可知矣。又其餘郡，未減者今猶存。

折估錢﹕折估錢者，始自紹興初張德遠為川陝宣撫使，日供給關外大軍之名也。諸軍月支正色米之外，又有折支估錢者，故以此名之。其後衣賜犒賞、供給芻豢之屬，通以折估為名，而其數浸廣矣。鹽折估者，取三路鹽引稅錢而供此折色也 。酒折估者，取四路場務、坊店酒息錢而供此折色也，故又以折估名之。大凡一歲 折估之入，凡七百一十餘萬緡，其出一千二十八萬餘緡，蓋以糴本經總諸色窠名 助其費，而糴買糧絹與夫般運之費八百七十二萬餘緡不與焉。諸雜費約九十萬緡 又不與焉。大抵蜀中之折估與江浙之月樁皆以贍軍得名，其事相類，但折估猶有 鹽酒為之窠名，而月樁乃白著橫科，尤為無藝，為今之計，要當如蜀中之法以鹽 茶錢贍軍，則月樁斯可免矣。
免行錢﹕免行錢者，創始於元豐，推行於宣和，廢罷於靖康。紹興十一年以軍事未寧，始令諸道量納。(四月丙子)時川陝四路，歲取免行錢至五十萬緡，東南又倍之。 十七年，既罷兵詔損三之一(四月丙申)

麴引錢﹕麴引錢者，湖南路有之，紹興閒鄉村有吉凶聚會者，聽人戶納錢買引，於鄰近酒戶，寄造酒麴不得非理抑配，法非不善也，然時方用兵，而敷大軍月樁錢於諸路。湖南諸郡兵火之餘賦入鮮少，所樁不能供十之二。有劉獬者，知衡陽縣，始令人戶請買麴引，以助月樁。自是旁郡邑，皆效之。後四年，當紹興十八年，經界法行，遂以人戶田畝分為三等，上等輸三千，聽造酒十石﹔中等二千，造酒七石﹔下等一千，造酒三石﹔最下輸五百文，造二石﹕若二石以下，則例輸百三十錢，則隨夏秋稅送官。 自田二十畝而上，無能免者。 

身丁錢﹕身丁錢者，東南淮、浙、湖、廣等路皆有之。自馬氏據湖南始取永、道、 郴州，桂陽軍茶陵縣民丁錢，絹、米、麥。嘉祐四年，詔無業者與除放，有業者減半， 然道州丁米每歲猶為二千石，人甚苦之。紹興五年，守臣趙坦請以二分敷於田畝，一分敷於民丁。詔下其議。漕司言﹕「如此則貧民每丁當輸二斗有奇，乞盡敷於田畝。」言者以為太重，請損其一分。詔漕司相度(四月甲辰)六年樞密院檢詳王迪又請兩路丁 錢隨田稅帶納(八月己亥)不果行。十四年，知永州羅長源言於朝，遂盡放湖南諸郡丁錢(十月庚子)然上供樁數，則如故。後十餘年，楊良佐邦弼為漕，乃奏除之。江東諸郡丁口鹽錢者，李氏有國日所創也。蓋以泰州及靜海軍鹽貨計口俵散，收錢入官。…明道二年，范文正公，為江淮安撫，乞會一路主戶以見在鹽價，於春時給鹽食用，隨夏送納價錢。奏可。其後謂之蠶鹽者此也，兩浙身丁錢者，始未行鈔法，以前歲計丁口官散蠶鹽，每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六文，謂之丁鹽錢。皇祐中，許民以綢絹，依時直折納，謂之丁絹。自鈔法既行，鹽盡通商，而民無所給，每丁仍增錢三百六十文， 謂之身丁錢。大觀中，始令三丁納絹一匹，當時絹賤，未有倍費，後物價益貴，乃令每丁輸絹一丈棉一兩，皆取於五等下戶，民甚病之。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，一半納見錢(十一月丁未)於是歲為絹有二十四萬匹，棉一百萬兩，錢二十萬緡。…紹興二十五 年，上念浙民之困，特免丁絹錢棉一年，以內府錢帛償戶部(八月己丑)乾道元年孝宗以兩浙歲澇，又免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、絹十六萬三千匹，皆有奇(二月癸卯)惟臨安以駐蹕所在，每三年輒一下詔除之，歲滿復然。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浙路身丁錢自今永與除免，恩施浸博矣。
大抵丁錢多偽國所創，余嘗謂唐之庸錢，楊炎已均入二稅，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， 是力役之征，亦取其二也。本朝王安石，令民輸錢，以免役，而紹興以後，所謂耆、戶長、保正雇錢，復不給焉，是取其三也。合丁錢而論之，力役之征蓋取其四也。設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，又不得免焉，是取其五也。孟子曰﹕「有布縷之征，有粟米之征，有力役之征，用其一，緩其二，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離。」今布縷之征﹕有折稅、有和預買、四川路有激賞，而東南有丁絹，是布縷之征三也。粟米之征﹕ 有稅米、有義倉、有和糴(川路謂之勸糴)，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焉，是粟米之征亦三也。 通力役之征而論之，蓋用其十矣。民安得不困乎!余惡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流， 顧以趣辦為能，而撥其本也。故詳錄其事，以待上問，而出焉。(閩浙湖廣丁錢，在國初歲為四十五萬緡，大中祥符四年七月，嘗除之，後又復
僧道士免丁錢﹕僧道士免丁錢者，紹興十五年始取之。
市舶司本息﹕市舶司者，祖宗時有之未廣也，神宗時始分閩廣浙三路各置提舉官 一員，本錢無慮千萬緡，海貨上供者山積。宣和後悉歸應奉，建炎初李伯紀為相，省其事歸轉運司，明年夏，復閩浙二司，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本(元年七月己亥廢二年五月丁未復)四年春復置廣司(二月)紹興二年秋，廢閩司(七月甲子)尋併廣浙提舉官 皆罷(八月)已而閩廣復置。六年冬，福建市舶司言﹕「自建炎二年至紹興四年收息錢九十八萬緡。」詔官其綱首(十二月乙巳)十四年命蕃商之以香藥至者，十取其四，十七 年詔，於沈香豆蔻龍腦之屬，號細香藥者，十取其一。至紹興末，兩舶司抽分，及和買歲得息錢二百萬緡，隸版曹。然所謂乳香者，戶部常以分數下諸路鬻之，柳州當湖湘窮處，程限頗急，宜章吏黃谷、射士李金，數以此事受笞，不堪命。乾道元年春，因嘯聚峒民作亂，遂陷桂陽軍，上命劉恭甫為帥調鄂州兵討平之，利之所在，害亦從生，此可為理財者之戒。
3、 宋代財政問題

冗官：宋初內外官約三、五千人，景德年間一萬人，仁宗皇祐年間增至二萬人

    薪資：月俸錢(宰相、樞密使：三百千)、祿粟、春冬服、恩賜

冗兵：太祖22萬 仁宗125萬 英宗116萬

	
	收入
	支出
	軍隊開支
	百分比

	錢
	36,822,541貫
	33,170,630
	9,940,147
	30

	絹帛
	8,745,535匹
	7,255,640
	7,422,768
	102

	糧
	26,943,575石
	30,472,708
	23,170,223
	76

	草
	29,396,113
	29,520,469
	24,980,464
	84


      禁軍每名每年支五十千、廂軍每年每名支三十千，佔全國支出5/6

皇祐年間全國稅收貫匹石兩已入不敷出

《雜記》〈國初至紹熙天下歲收數〉國朝混一之初，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，太宗皇帝以為極盛，兩倍唐室矣。天禧之末，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。嘉祐閒，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。其後月增歲廣，至熙豐閒，合苗役易稅等錢，所入乃至六千餘萬，元祐之初，除其苛急， 歲入尚四千八百餘萬。渡江之初，東南歲入不滿千萬，逮淳熙末，遂增六千五百三十餘萬焉。今東南歲入之數，獨上供錢二百萬緡，此祖宗正賦也。其六百六十餘萬緡，號經制，蓋呂元直在戶部時復之；七百八十餘萬緡號總制，蓋孟富文秉政時創之；四百餘萬緡，號月樁錢，蓋朱藏一當國時取之。自經制以下錢，皆增賦也。合茶、鹽、酒、算、阬冶、榷貨、糴本、和買之入，又四千四百九十餘萬緡，宜民力之困矣
《雜記》〈景祐慶歷紹興鹽酒稅絹數〉(仁宗)景祐中天下歲收商稅錢四百五十餘萬緡，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緡，鹽課三百五十五萬餘緡，和買絹二百萬匹。慶歷中，商稅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緡，酒課一千七百一十餘萬緡，鹽課七百一十五萬餘緡，和買絹三百萬匹。紹興末東南及四川酒課一千四百餘萬緡，鹽課二千一百餘萬緡，折帛絹三百餘萬匹。(淳熙中，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一年共收稅錢一百二萬餘緡，已當景祐四分之一)

《雜記》〈兩浙歲入數〉祖宗盛時，兩浙歲入錢三百三十餘萬緡，而鹽茶酒稅十居其八，郡國支計皆在其閒，時以為承錢氏橫斂之政，故賦入視他路已厚。淳熙末，兩浙歲輸左內藏庫錢至千二百萬緡。(浙東四百二十八萬，浙西七百五十餘萬)而茶鹽之利隸 於朝廷者不與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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